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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书院中数学文化的播种者 —— 李冶

刘鹏飞

楔  子

2011年 10月，恰逢赴河北师范大学参加由中国数学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天元基金主办的首届“全国数学文化”

论坛，参会临行前就决定前往有“北岳之英”美誉的封龙山，参观我国历史上唯一以数学文化闻名的封龙书院，并拜谒

位于封龙山上的我国金元时期著名数学家李冶先生之墓，凭吊一位在千年书院中传播数学文化的先贤。为缅怀李冶先生，

提前做了些功课，第一次较为认真地浏览了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李冶及其著作、思想的研究，着实受益匪浅、收获良多，

尤坚前往封龙山追忆先人的决心。拜谒后敬仰之心更甚，顿生抚今追思之意，遂成此文，与君分享！ 

主席台从左至右：邓明立、顾沛、项武义、严加安、冯克勤、蒋春澜

纪念中国古代数学家李冶诞辰 8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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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逢乱世、潜心学问

李冶（1192-1279），字仁卿，号敬斋，真定府栾城（今

河北栾城）人。关于他的名字是叫李冶还是李治历来是有

争论的，清代道光年间研究《金史》的专家施国祁（号北研，

1750-1824）先生在文章《跋敬斋古今》中指出：“……呜呼！

其学术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后人不察，谬改其名，呼

‘治’为‘冶’，……”提出要为“李治”正名，引发学者

们对其名字是“李治”还是“李冶”的争论。

缪荃荪（字炎之，别字筱珊，1844-1919）支持施氏

之观点。柯劭忞（字风荪，1848-1933）《新元史》中谓李

冶本名治，后改李冶。但也有学者如陈叔陶（1913-1968）

认为 “李冶”是对的，“李冶”固“李冶”也 1。缪钺（字

彦威，1904-1995）则认同原名“李治”并指出改名的原

因可能是避讳与唐高宗同名 2。近来也有学者认为使用“李

冶”一名是为了避难、隐居需要所致，也可能与流经他家

乡的大河“冶河”有关 3。

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字乐知，1892-1963）先生、钱

宝琮（字琢如，1892-1974）先生以及著名数学教育家傅

种孙（字仲嘉，1898-1962）先生在考证的基础上均认为“李

治”是其原名，李俨先生的《中国算学史》专门列有“金

李治传”一条 4。程廷熙先生认为可写为“李冶（原名治）

或李治（更名冶）”5。因此，今天数学史著作中多为“李冶，

原名李治”的提法。

李冶于金明昌三年（1192 年）生于大兴（今北京大兴），

可谓生逢乱世，金朝奸臣得势，忠臣受贬，整个皇朝正由

盛至衰。但并未影响李冶求学历程，他与元好问（字裕之，

号遗山，1190-1257）外出求学，拜文学家赵秉文（字周臣，

1159-1232）和杨文献（字正卿，1197-1269）为师，不久

就名声大振，与赵、杨齐名。金正大七年（1230 年），李

冶被录取为辞赋科进士，同年得高陵（今陕西高陵）主簿

官职，但蒙古窝阔台（1186-1241）军已攻入陕西，所以

没能上任。接着又被调往阳翟附近的钧州（今河南禹州市）

任知事。金开兴元年（1232 年）蒙古军队攻破钧州。李冶

不愿投降，走上漫长而艰苦的流亡之路。

李冶北渡黄河后流落于山西的忻县、崞县（今山西宁

武、原平）之间，过着“饥寒不能自存”的生活．一年以

后（1233 年），汴京（今河南开封）陷落，元好问也弃官

出京到山西避难。1234 年初，金朝终于为蒙古所灭，李

冶与元好问都感到政事已无可为，于是潜心学问。李冶经

过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之后，定居于崞县的桐川，已年过

四十的李冶开始艰苦的学术研究之路。正所谓“隐身免留

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1248 年，李冶写成他的代数

学千古名著《测圆海镜》。

李冶虽然生逢乱世，但在这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进

行科学研究。他在桐川著书时，“聚书环堵，人所不堪”，

但却“处之裕如也”。居室十分狭小，甚至常常不得温饱，

要为衣食而奔波。但他却以著书为乐，从不间断自己的研

究工作。他的学生焦养直（字无咎，1238-1310）曾说他“虽

饥寒不能自存，亦不恤也”，在“流离顿挫”中“亦未尝

一日废其业”，“手不停披，口不绝诵，如是者几五十年”。

他的朋友砚坚（字伯固，1211-1289）说他 ：“世间书凡所

经见，靡不洞究，至于薄物细故，亦不遗焉”。虽然“饥

寒不能自存”，但仍然痴心的研究数学。因为在李冶看来，

学问比财富更可贵。他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金

璧虽重宝，费用难贮蓄。学问藏之身，身在即有余”。另外，

他的治学方法也值得称道，据记载，有人问学于李冶，他

答曰 ：“学有三，积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

得之之深”，可见李冶善于去粗取精，批判地接受前人的

知识。

李冶虽是词赋科进士，但他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在

李冶画像（侯幼珍 作）  图片来源：孔国平，《李冶传》卷首

1陈叔陶 .李冶李治辩 .史学集刊 ,1937,(3):155-164.
2缪钺 .李冶李治释疑 .东方杂志 ,1943,39(16):41-42.
3杜宏权 ,赵平分 .李冶李治辩 .哈尔滨学院学报 , 2003, 24(5):87-90.
4李俨 .中国算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98:108. 

5程廷熙 .随録 :李治、李冶 .数学通报 , 1953,(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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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古演段》自序中写道“术数虽居六艺之末，而施人之

事，则最为切务”。长期以来，儒家传统认为读书人就该

皓首穷经，算学并不是什么专门学问。北齐颜之推（字介，

531-595）在《颜氏家训》中就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

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

可以专业”6。

两宋盛行的程朱理学，甚至把算学说成是“九九贱技”，

研究科技也被看作“玩物丧志”。李冶毫不客气地批评

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在朱熹（字元晦，号晦庵，1130-

1200）的著述中“窒碍之处亦不可以毛举也”，用“技兼于

事”、“技进乎道”的思想，批驳理学家的观点。他说：“由

技兼于事者言之，夷之礼，夔之乐，亦不免为一技 ；由技

进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轮，非圣人之所与乎？”（夷，

黄帝臣名；夔，舜臣名；石、扁，均为古工匠名）这就是说，

从技艺用于实际来说，圣人所作的礼和乐也可看作一种技

艺。从技艺中包含自然规律（即“道”）来说，工匠使用

的工具也是圣人所赞赏的。

如果我们把李冶的话同庄子所说的“道者，万物之所

由也。……道之所在，圣人尊之”联系起来，李冶受庄子

思想的影响是一目了然的。他认为数学这种技艺也是“道

之所在”，也应受到尊重 7。虽然数学作为一种技艺不受儒

家文化主流所重视，但李冶坚持认为“小数之假所以为大

道所归”，也就是说“道”既来源于“小数”（技艺），又借“小

数”而体现。在《益古演段》序中说 ：“安知轩隶之秘不

于是乎始？”（谁知道轩辕隶首得道的秘诀不是始于数学

呢？）通过对数学这种“小数”的追求也可以达到“技进

乎道”的境界。

在《测圆海镜序》中说 ：“览吾之编，察吾苦心，其

悯我者当百数，其笑我者当千数。乃若吾之所得则自得焉

耳，宁复为人悯笑计哉？”可见，即使是其悯我者当百数，

而笑我者当千数，他仍然坚持继续研究数学 8。

二、隐而不仕、讲学封龙

1251 年，经济状况好转的李冶结束了山西的避难生

活，回到少年求学时的元氏县封龙山定居，开始了隐士般

的生活。对这种隐居生活，李冶曾在《敬斋古今黈（音

tǒu）》中说：“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谓之隐者也。

彼无一德之可取而徒蹙于寒乡冻谷之中，是则素隐者耳”9。

他除了在封龙山下购置了一些田产以维持生活之外，开始

收徒讲学，从事数学教育活动。后来李冶的学生越来越多，

家里逐渐容纳不下，于是师生共同努力，在北宋李昉（字

明远，925-996）读书堂故基上建起封龙书院。他呕心沥

血，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常在工作之余与元好问、张德辉

（字耀卿，号颐斋，1195-1275）一起游封龙山，被称为“龙

山三老”。

1257 年，忽必烈（1215-1294）听说李冶后派董文用

（字彦材，1223-1297）专程到封龙山请李冶，在王庭问对

中当面向其请教“天下当如何而治”。李冶答曰：“夫治天下，

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

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

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

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李冶会见忽必烈后，又

回到封龙山，继续讲学著书。

1259 年，他写成了另外一部推广和普及天元术的数

学名著《益古演段》。1260 年忽必烈继位，邀请李冶出任

翰林学士，李冶以老病为辞，婉言谢绝。当时忽必烈初登

大统，他的弟弟阿里不哥（1219-1266）不服他，起兵反抗，

元朝陷入连年内战。李冶是不会在这种局势动荡情况下为

官的，正如他所言“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盖有

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宁与市人木石为伍也”。

1265 年，朝廷又征召李冶为翰林学士，时年七十三

岁的李冶，见忽必烈反复热情邀请，于是终于应邀出山，

到北京的翰林院任职。可以想象，一个数学家到了翰林院

能有什么可干，这份工作实在不适合李冶其人，况且李冶

是个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尤其不愿在学术上唯命是从。无

奈就职一个月后，李冶认为翰林院里自己不能畅所欲言，

“翰林视草，唯天子命之 ；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

佐之流，有司之事，非作者所敢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

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选，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

吾恐识者羞之”，于是他再次以老病为由辞去翰林学士职

务，回到封龙山继续过着“木石与居，麋鹿与游”的田园

生活。

李冶离开北京回封龙山，他的朋友诗人耶律铸（字成

仲，1221-1285）有赠别的诗一首“一代文章老，素车归故山。

露浓山月净，荷老野塘寒。茅屋已知足，布衣甘分闲。世

人学不得，须信古今难”。虽然李冶隐士的道路实属不得已，

但在他看来，真正的隐士也是君子，他以此为豪 ：“君子

之道，或出或处，然则必有道而不肯以轻出者，谓之处士

可也。中无所有而尸处士之名者，素隐而行怪者也。”他

的隐居生活也并非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地投入到著书、讲

学活动中。或许李冶认为，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活动可以

6颜之推 .颜氏家训 .中华书局 ,2007:320.
7孔国平 .李冶 .见吴文俊主编 .世界著名数学家传记（上集）.科
学出版社 ,2003: 319.
8杜石然 .数学·历史·社会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495.
9梅荣照 .李冶及其数学著作 .见《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
社 ,196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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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远离政治 10。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场所，在中国教

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每每提到书院教育，人们常想

起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等四大书院。其实，封龙书

院的地位，决不逊于四大书院。从创建年代来看，除了白

鹿洞书院始创于唐代之外，岳麓、嵩山和应天书院都始创

于宋代，而封龙山上的书院早在东汉就成为重要的教育场

所。据《后汉书》中的伏恭（字叔齐，5-84）传记载，伏

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并注解《齐诗》”。

同一时期，汉明帝刘庄（字子丽，28-75）的启蒙老师李

躬在封龙山下龙山书院结庐授业，誉名“常山三老”11。

书院有庙宇式讲堂、天然读书窑洞等，院内尚有清泉两眼，

一曰蒙泉，水清且甜，是书院饮炊之水源。另一曰墨池，

又称洗笔池，池水墨黑如漆，相传为莘莘学子洗笔之处。

至唐代，又有郭震（字元振，656-713）等名流韵士游学

或在此讲学立说，并题壁崖刻。

之后北宋名相李昉又投重资重新筹建了书院内部教

学一应设施，正式命名为封龙书院。不久，李昉又在封

龙山北坡创建了中溪书院。时隔两年，著名学者张著（字

仲明，1221-1292）凭封龙福脉，借龙山灵气，择址峰西，

创建了西溪书院。至此，封龙山三大书院步入全盛时期，

并遥相呼应，教学相长，与保定的莲池书院统称为江北

四大书院，与当时饮誉江南的四大书院竞相媲美。李昉

是中国古代著名典籍《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的总编纂，

李昉之于封龙书院和朱熹之于白鹿洞书院，具有同样显

赫的地位。而李昉在北宋政坛上的地位，却是朱熹所不

可比拟的。

至金元时期，几经颓废的封龙书院又迎来了勃勃生

机。李冶买田封龙山下，艰辛置业，重振封龙书院，聚

徒授学，不多时便名流云集，海内景望。“教化大行，一

时风气，为之转移”。封龙书院成为李冶后半生从事数学

研究和数学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李冶主持书院期间，

与他被称为“龙山三老”的元好问、张德辉等著名学者

都经常到此讲学。元曲名家白朴（字仁甫，1226-1306）、

李文蔚（？ -1251）等真定名士都曾随学于山中。元朝名

将史天泽（字润甫，1202-1275）的四子史杠（字柔明，

1237-1315）、五子史杞（字子秀，1238- ？），集贤学士

焦养直、翰林修撰王德渊、宣抚崔莱等名人都曾就学于此。

封龙书院也因李冶而声名大振，李冶越来越受到大家的

尊重。

1265 年，山西平定建起“四贤堂”，内置赵秉文、

杨文献、元好问、李冶四公画像，发人深思的是，当时

四人当中只有李冶一人还健在 12。1279 年，李冶卒于家中，

享年 88 岁，谥号文正。自宋以来，“文正”就成为文臣

的最高谥号。历史上得享此谥号者寥寥无几，宋代仅有

范仲淹（字希文，989-1052）、司马光（字君实，1019-

1086）等八九人，巧合的是早于李冶执掌封龙书院的宋代

李昉死后也是谥号“文正”，可见大家对李冶评价之高。

李冶逝世后，就被葬在了封龙山上。人们建李学士

祠堂来纪念他，“真定之学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尝

不肃容以增远想也。” 至治元年（1321 年）重修封龙书院，

元代著名学者袁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1266-1327）

在封龙山书院重修记中曰：“李氏世守家法，则书院永永，

代有嘉誉。”继李冶之后，藁城籍学者安熙（字敬仲，号

默庵，1269-1311）主持封龙书院，以“弟子去来，常至

百人”，“四方来者，多所成就”蜚声江北江南。著名文

学家苏天爵（字伯修，1294-1352）就是安熙的门生。

至明清，私学不显，此地学术式微，如明朝的乔宇

（字希大，号白岩，1457-1534）游封龙山诗所云 ：“可怜

书院无山长，半是黄冠半纳衣”。明嘉靖十八年（1539 年）

魏谦吉（字子惠，号槐川，1509-1560）等出资修整封龙

书院，聚徒讲学。康熙年间栾城人民仿封龙书院在城内

建龙冈书院，并尊李冶为“先达”。乾隆和道光年间，书

院曾两次重修。光绪年间，学院濒于颓废，讲堂、圣像

藏室等建筑，先后遭到毁坏。封龙书院因为李冶的影响

而在我国书院史中，成为唯一以研究数学而见长的书院，

以数学成就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封龙书院具有重要的数

学文化价值。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算学始终被认为“六

艺之末”而不能进入中华主流文化层面，数学家也未能像

古希腊数学家那样多为哲学家、思想家而居于社会主流地

位，中国古代数学研究者也大多为术士、匠人，处于中国

传统主流文化核心的士大夫群体均视算学为“九九贱技”

而不耻为之。朱熹更以为 ：“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

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

间，此是何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重

要、最根本的学问。李冶也是被这种观念束缚、徘徊直至

中年以后才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最终选择数学作为主要

研究方向，走上从通儒转变为数学家的道路，这在当时是

离经叛道的，可见李冶坚定数学专业研究的决心。

10蔡天新 .数学与人类文明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74.
11“常山”指的是“常山郡”，元氏县有古城。“三老”是汉代一
种制度，各级“三老”的职务是掌教化。李躬，元氏人（常山郡），
被汉明帝封为“国三老”。但李躬在历史上没能留下传记，据《元
氏县志》记述中，李氏家族在元氏历史上有着辉煌一页，到底为什
么没有李躬这么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史学家争论不一，实在是一
大遗憾。
12孔国平 .李冶传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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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6 － 248x-2 ＝ 0 可表示为如下图两种情形。17

        

李冶的《测圆海镜》把勾股容圆（切圆）问题作为

一个系统来研究，讨论了在各种条件下用天元术求圆径的

问题。卷一的“圆城图式”是全书出发点，书中 170 题都

和这一图式有关。李冶的《测圆海镜》是依据“洞渊”九

容之说编撰的，“余自幼喜算数，恒病夫考圆之术，……，

老大以来，得洞渊九容之说，日夕玩绎，而响之病我者，

使爆然落去而无遗余。山中多暇，客有从余求其说者，于

是乎又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问。” 18

《测圆海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元术著作，而

且在体例上也有创新。孔国平先生认为《测圆海镜》全书

基本上是一个演绎体系 19，卷一包含了解题所需的定义、

定理、公式，后面各卷问题的解法均可在此基础上以天元

术为工具推导出来。李冶之前的算书，一般采取问题集的

形式，各章（卷）内容大体上平列。李冶以演绎法著书，

这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个进步。莫绍揆（1917-2011）先

生也指出在卷一“识别杂记”里面有完整的定义，归结出

合适的公理，推导出丰富多彩的定理，它已建立了一个很

好的公理系统，为我国开创了一条公理推演的新路，因而

是一篇价值非凡的作品 20。

《测圆海镜》的成书标志着天元术的成熟，对后世有

深远的影响。元代王恂（字敬甫，1235-1281）、郭守敬（字

若思，1231-1316）在编《授时历》的过程中，曾用天元

三、海镜宝书、演段益古

李冶一生著述颇丰，著书有《测圆海镜》十二卷、《益

古演段》三卷，以及《敬斋古今黈》四十卷、《泛说》四十卷、

《壁书丛削》十二卷等。其中《测圆海镜》与《益古演段》

对于我国古代代数方法“天元术”有重要贡献，这两部著

作一直流传到现在，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宝贵遗产。可惜其

他著作除了《敬斋古今黈》十二卷本流传下来外，皆已失传。

虽然，李冶生平有不少文史著作，但临死前却对儿子

说 ：“吾生平著述，死后可尽燔去，独《测圆海镜》一书，

虽九九小数，吾常精思致力焉后世必有知者。庶可不广垂

永乎？” 13 可见李冶对该书的重视。或许也正是因此原因

才使得该书能得以流传、保存至今。

在古代中国，列方程的思想可追溯到汉代的《九章算

术》，该书中用文字叙述的方法建立了二次方程，但没有

明确的未知数概念。随着数学问题的日益复杂，迫切需要

一种普遍的建立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便应运而生。天元术

最早出现的时间史学家也有异议，钱宝琮先生认为在 12

世纪末，李迪先生认为 13 世纪初流行于金代。孔国平先

生认为 11 世纪就已出现。

但在李冶之前，天元术还是比较幼稚的，记号混乱、

复杂，演算繁琐。据祖颐《四元玉鉴》后序中说，金元之

际研究天元术的数学著作除了李冶外，还有蒋周的《益古》，

李文一的《照胆》，石信道的《钤经》，刘汝锴的《如积释

锁》等著述 14，但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只有李冶的流传下来，

或许与李冶著作的深入浅出、晓然示人有关，对于中国传

统算学的传承、发展贡献巨大。也使得《测圆海镜》成为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天元术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书中的

天元术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堪称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著

作，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没有引起重视 15。

宋代以前，方程理论一直受几何思维束缚，如常数项

只能为正，因为常数项通常是表示面积、体积等几何量的。

方程次数不高于三次，因为高于三次的方程就难于找到几

何解释了。天元术的产生，标志着方程理论有了独立于几

何的倾向。李冶对天元术的总结与提高，则使方程理论基

本上摆脱了几何思维的束缚，实现了程序化。李冶认识到

代数计算可以不依赖于几何，方程的二次项不一定表示面

积，三次项也不一定表示体积 16。

“天元术”其法是先“立天元一”表示所求的未知数，“立

天元一为某某”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设 x 为某某”的

意思。再依据问题所给的数据条件立两个数量相等的多项

式，然后相减并合并同类项，于是便构成了一个一端为零

的方程。这种作法，与现在列方程的步骤完全一样。天元

术中在常数项的旁边记一个“太”字，或在一次项旁边记

一个“元”字来表达多项式或方程。例如，方程 ：4x2 －

13郭金彬 ,孔国平 .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 .科学出版社 ,2004: 197.
14周翰光 .论李冶的科学思想 . 吴文俊主编 .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三）.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80.
15孔国平 .李冶传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19.
16孔国平 .测圆海镜导读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9-20.
17郭金彬 ,李赞和 .中国数学源流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0: 157.
18白尚恕 .《测圆海镜》今译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2-3.
19孔国平 .《测圆海镜》的构造性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4,13(1):10-17.
20莫绍揆 .对李冶《测圆海镜》的新认识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5,14(1):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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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四库全书《测圆海镜细草》卷一

知不足斋丛书本《测圆海镜细草》卷一

白芙堂算学丛书《测圆海镜细草》卷一

21孔国平 .对李冶《益古演段》的研究 .吴文俊主编 .中国数学史
论文集（三）.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58-72.
22 孔国平 . 金元之际的著名学者——李冶 . 自然辩证法通
讯 ,1986(5):66.

术求周天弧度。不久，沙克什（1278-1351）在《河防通

议》中用天元术解决水利工程中的问题，瞻思（1278-1351）

利用天元术计算工程土方，都收到良好的应用效果。

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1249-1314）

评价说：“以天元演之、明源活法，省功数倍。”清代阮元（字

伯元，1764-1849）评价说：“立天元者，自古算家之秘术；

而海镜者，中土数学之宝书也。”

李冶的另一项重要的数学成就就是《益古演段》，是

李冶在研究了蒋周（北宋）的《益古集》之后写出的又一

部天元术著作，也是一本推广天元术的数学教材。益古无

疑是取自《益古集》，至于“演段”的意思，李锐做过解释：“所

谓演者，演立天元 ；段者，以条段求之也。”也就是说，演

段包括两种建立方程的方法 ：一是用天元术推演方程，二

是以条段法求得方程。条段法的基础是出入相补原理，实

际上就是一种图解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徽和赵爽。在

宋初期刘益的《议古根源》中已经非常熟练运用，到蒋周《益

古集》已经非常完善，只不过在蒋周那里还未能抽象出“天

元一”的特定概念，还未能摆脱几何思维 21。

《益古演段》全书共三卷六十四个问题，处理的主要

是方、圆组合的平面图形的面积问题，所求多为圆径、方

边、围长之类。除四道题是一次方程外，全是二次方程问

题，内容安排基本上是从易到难 22。《测圆海镜》虽然是一

部高水平的著作，但由于内容较深，粗知数学的人看不懂。

并且，当时“天元术”传播速度比较慢。李冶清楚看到这些，

他坚信“天元术”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一个有力工具，同时

深刻认识到普及“天元术”的必要性，写《益古演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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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使粗知十百者，便得入室啖其文，顾不快哉！”

通过新旧二术的并列，李冶让人们看到“条段法”比较直观，

但复杂多变，需要较多技巧。“天元术”比较抽象，但方法

是一般的，思维过程简单。

《益古演段》的成书，为天元术的应用开辟了更为广

阔的道路。砚坚在《益古演段》序中称赞此书说：“说之详，

非若溟涬黯黮之不可晓 ；析之明，非若浅近粗俗之无足

观……颇晓十百，披而览之，如登坦途，前无滞碍。旁溪

曲径，自可纵横而通……真学者之指南也。”李冶主张数学

教育要晓然示人，在《益古演段》序中说 ：“今之算者，未

必有刘（徽）李（淳风）之工，而编心踞见，不肯晓然示

人，唯务隐互错揉故为溪滓黯哭，唯恐学者得窥其仿佛也。”

《益古演段》对完成从条段法到天元术的过渡有着重要的意

义，这也是李冶的苦心所在。《测圆海镜》是天元术的代表

作，而《益古演段》则是普及天元术的杰作。两书相辅相

成，互为表里，反映了作者既努力提高数学的一般化程度，

又注意发挥其社会效益的精神。二者都是我国十三世纪时

期的优秀数学著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宝贵遗产。

李冶死后不久，天元术理论便经过二元术、三元术，

迅速发展为朱世杰的四元术。如果说在李冶手中，天元术

已成为参天大树，那么在李冶之后，这棵大树便在元代第

二代数学家的培育下，结出了四元术的累累硕果。

四、经为通儒、文为名家

童年时代的李冶即天资聪慧、喜爱读书，“公幼读书，

手不释卷，性颖悟，有成人之风”。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很早

就流露出来，据说他的老师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居士，

1177-1231）先生请他代写几篇墓志铭，李冶一个晚上挥笔

立就，使屏山先生大为赏异，并赠诗曰：“仁卿不是人间物，

文渊阁四库全书《益古演段》卷上

知不足斋丛书本《益古演段》卷上

白芙堂算学丛书《益古演段》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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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精神义山骨。”

李冶虽以数学家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还是与元好问等

人齐名的文学家。有《文集》、《敬斋古今黈》、《璧书丛削》

与《泛说》等内容丰富的文学著作。《文集》、《泛说》、《璧

书丛削》均已失传，但从《敬斋古今黈》的记载中我们仍

可窥见其深湛的文学和史学功底。《敬斋古今黈》是他的

一本读书笔记，内容包括文学、史学、医学、天文历法、

数学和哲学等方面的记述。人们对该书评价很高，认为“上

下千古、博极群书”，“词锋骏利、博辩不穷”。

李冶指出 ：“为言不难而文为难，为文不难而作史为

最难。史有体有要，体要具而后史成焉，体要不具而徒文

之骋。史乎！史乎！而非千万世之法也？” 23，主张史笔

取舍要得当，作史当褒贬善恶、为万世之法。“史”的作

用与“经”相当但又不同，“经、史意一而体二。经可以

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李冶主张在考证史实时要重视

原始资料，“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据有重复者，止当引用

前人，而其在后者，略之可也。”  24 他继承了疑古派和考

证派史学的传统，考证了扁鹊名字的由来、牛耕最早使用的

时间等具体的史料考证问题。

对于写文章，李冶提出五条原则：“文章有不当者五：

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

以示子孙，五也”。从写文章的态度、目的、风格、格调和

社会效果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李冶还

认为，写文章应当善于借鉴吸收前人的精华，为己所用，但

他同时也嘲笑盲从古人的态度。文学作品上李冶重立意、意

境和气质，追求韩愈、柳宗元的“理融而情畅”的境界和艺

术风格。

对于诗文鉴赏，李冶认为诗文的气质重于文采，重在

骨格。他称赞杨万里的诗说：“杨诚斋诗句句如理。予尤爱

其送子一联：‘好官难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著力处

政是圣贤阶级。”可见他对诗文中“理”的重视。至于“情”，

他主张“千载而下，读其诗则犹能使人酸鼻。此岂真有物以

触之，特诗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为之感动耳”。他

自己作过不少诗，但都已失传，其中有五首保存在《元诗

选癸集》中。从他一首朴实无华又引人入胜的《潇湘夜雨》，

我们就能感受到他对“情”的主张，诗中所流露的真挚情感，

不禁使人黯然神伤。

远寺孤舟堕渺茫，雨声一夜满潇湘。

黄陵渡口风波暗，多少征人说故乡。

五、龙山寻踪、敬斋千古

2011年 10月 21日清晨，笔者与爱人兼同事徐乃楠老师，

领着硕士研究生张建双、徐聪同学坐火车到达石家庄站，匆

匆寄存我们厚重的行囊，便坐上开往封龙山的直通大巴，一

路上虽风光无限，然对从未来过的封龙山更向往之。约一小

时路程来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西南方向大约 15 公里处的

封龙山。时间尚早，人丁稀少，太阳未出，天有微雾。远远

望去新复建的封龙山山门还是比较雄壮威武的。不过与预先

网络查询的有所不同，经过询问工作人员才得知，封龙山位

于鹿泉和元氏交界，南坡、东坡为元氏所辖，我们在网上看

到的是元氏线路的山门。而这里为北坡，为鹿泉所辖。山门

前一棵不知道名字的小树在十月的秋风中非常显眼，像枫树

一样红透的树叶让我们不由得好似感受到封龙山好客的如

火热情。只是树下所立大石头略显突兀，与树之间也不搭调，

鹿泉线路的封龙山山门（图片来源：如无特殊注明的均为笔者所摄，

下同）

元氏线路封龙山牌楼（本图片来源于网络）

23周翰光 .李冶评传 .见周翰光 ,孔国平 .刘徽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
社 ,1994: 96.
24孔国平 .李冶传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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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亦无字。

封龙山西依巍巍太行山脉，东临茫茫冀中平原，是元氏、

鹿泉两县市界山，以山上最高分水岭为界，以南属元氏、以

北属鹿泉，最高海拔 812 米。封龙山历史悠久，自古以来，

特别是汉唐以后一直是河北名山。自然风光秀丽，有深洞幽

林、清泉碧溪、奇石怪峰。

封龙山历史底蕴深厚，有汉碑、书院、石窟、石刻等。

碑碣石刻是封龙山的一大特色，有东汉以来的碑、碣、题刻

百余处，尤其是汉碑，无论从书法艺术，还是内容诸方面，

都是中国石刻中的珍品，素来为金石学家所注目。封龙山的

摩崖石刻，尤其是题景摩崖石刻，是封龙山书法艺术的瑰宝。

另外，历代赞咏封龙山的诗词歌赋，也多赖刻石传世。景诗

互映，诗石相衬，珠联璧合，构成了封龙山这座历史文化名

山的主调。

封龙山有佛教、道教、儒教的诸多流派，早在东晋

十六国时，这里便有佛教寺院兴起，并因著名高僧释道安

（312-385）与他少年时的朋友、著名的学僧释僧光在此进行

禅学辩论，写就封龙山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一笔。封龙

山也汇融了道教的诸多源流，历代道家也在这里兴盛发展，

留下了宫观庙宇及遗址十几处。宋徽宗（1082-1135）曾

为修真观题写匾额，宋代著名道长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

871-989）也曾在封龙山修行，留下了众多传说。李冶的

思想也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进入封龙山山门后，按照图示我们一直顺路攀沿向上，

其间溪水潺潺、巨石频现，果然如史料记载“是山形势宛如

伏龙，预飞举状……龙首峰在山之阳，高二百丈，顶上有立

石，望之如龙角”25 之气势，虽已游历过国内许多名山，但

封龙山山势确实也出乎我们预先所料，几经休息历时两小时

才爬到山顶。期间也参观了复建的各种庙宇、堂舍，但我们

还是略微驻足即直奔山上的封龙书院和李冶墓寻去。

唐、五代以后，书院这种传授知识的形式在我国逐渐

兴盛起来，封龙山成为河北书院的发祥地。北宋时期河北见

诸记载的书院就有三处在封龙山中，在河北名震一时，封龙

山遂成为文化教育发达之区。特别是因李冶而奠定了封龙书

院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早在 1992 年栾城县就举办

了李冶诞辰 8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建立了“李冶陈列馆”，

并请河北师大艺术系阎明魁教授雕刻了李冶雕像，立在栾城

一中校园内，建立纪念亭，以鼓励青少年刻苦学习，勇攀世

界科学高峰，国内外学者经常到栾城一中瞻仰李冶雕像。

据李迪先生记载，1992 年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学者们参

加栾城纪念李冶诞辰 800 周年之际曾拜访过封龙书院旧址，

看到近人在封龙书院旧址修建的一幢古式房子，权做书院，

供人凭吊 26。可喜的是，近来河北石家庄政府认识到封龙书

院是石家庄最值得标榜的文化品牌之一，也是中国科学技术

史和河北教育史上一个彪炳千古的地标 27。

早在 2004 年，河北省、石家庄市就提出了复建封龙书

院的愿望，开始策划封龙书院的复建工程，全方位展示书

院的历史，让世人了解封龙书院的辉煌过去，但经过千曲

百折才于 2011 年基本完工，后续还将建设中华数学园，以

期成为从公众到专家，从科普到学术的中国数学文化中心，

为世人呈现出中华文化的科技之光 28。

看来，我们来的还正是时候，复建的主体工程已然完

封龙山山门前宣传板

李冶雕像亭，在栾城一中院内，亭内所立之李冶雕像，系由河北师

大美术系教授、雕像家阎明魁所雕。图片来源：栾城年鉴 .1999：27页。

25 [元 ]安熙 .安默菴文集
26李迪 .中国数学通史（宋元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196.
27裴建东 .千年书院即将再现封龙山 .石家庄日报 ,2006-8-29(9).
28洪蔚 .封龙书院 :唤起历史的记忆 .科学时报 ,2011-7-13,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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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过封龙书院中还是有很多地方尚在修缮，我们进入

院中时，尚有三五工人在轰鸣的机器声中作业。因时间已

至晌午，一位老大娘正在“学斋”门前露天搭灶做饭，浓

烟阵阵。向几位打听李冶墓地位于何处，均做不知状。看

来没有几个游客像我们一样，对一个几百年前先人的墓地

这么感兴趣。环视一周，熙熙攘攘的游人最感兴趣的还是

已然繁茂千年的隋代古槐树，照相、祈福者不在少数。正

巧一位大叔土法取水，我们每人瓢饮一杯甘泉，果然清凉

异常、沁人心脾。稍作休整，我们继续寻找李公之墓。

书院主殿为藏书阁，旁边是封龙书院现今仅存的“原

物”——“读书洞”。此洞为天然山洞，相传是书院学子

读书所在地，洞内有两室，以小门相通，洞内墙壁上凿有

石窟，曾用来摆放书龛、灯龛。由于日积月累地点烛读书，

洞顶早已被烟痕熏染。可以认为，读书洞是封龙书院的精

髓所在，灵魂所在，根之所在。虽然简陋破败，不是轩屋

高堂。但凿壁可以偷光，荧荧可以灼雪。古人刻苦学习的

劲头和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效仿。

百般打听，几经找寻，我们终于在位于封龙书院侧

面地势较低的偏僻山坳里找到了李冶先生之墓，墓地不

大，略显冷清，墓旁立有两块石碑，分别镌刻了“李冶墓

修复记”及“墓志铭”。在旁边工人们修缮封龙书院的机

复建的学斋匾额

封龙书院中千年隋槐

龙山三老塑像、读书洞

复建的封龙书院正门 29

29封龙书院正门悬挂了一副对联：“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志
道据德秉义怀仁惠众生。”儒家味道非常浓厚，想来复建者更加重
视李躬、李昉等李氏先儒，不知对以算学而中兴封龙书院的李氏敬
斋先生是否是种讽刺，因为儒家主张“君子志道据德而游于艺”，
可李冶先生恰恰在这里研究了儒家传统非常鄙视的算学，而也正是
这种“技艺”让封龙书院声名远播，蜚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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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龙山李冶墓

李冶墓修复记碑

（修复记全文：李冶的毕生精力在封龙山书院教学育人，弘扬中

华先进文化，搞数学科学研究，直到病逝。他研究的数学科学成

果在十三世纪远远走在世界前列，是古代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逝

后就葬在封龙山上，墓在何处没有明确记载。但后人只流传着在

百草寺附近有个先生坟，葬的是何人也不明确。2004年我公司在

山顶修步游路时，在环境优雅的密林处采石时发现了这个墓丘，

从上到下均由石块砌成，墓顶端的石板下用白石英石块排有李冶

墓三个大字，后经多方考察研究，实为李冶墓，为了保护和纪

念，便在原地进行了修复。刘俊亭撰  聂养君书 张树义镌石 公元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吉立）

李冶墓志铭碑

（墓志铭全文：李冶，字仁卿，号敬斋，栾城人，性颖悟，善攻读，

经为通儒，文为名家，金哀宗正大七年，中词赋科进士，任高陵

主簿，钧州知事，金亡后，于蒙古宪宗元年，到封龙山重振封龙

书院，有教无类，聚众授徒，多达千人，影响深远，盛名天下，

育才仕之广矣。元世祖忽必烈几请问策纳谏，然公不以仕禄为己

性，屡婉辞，一生严谨治学，凡天文象数名物，无不精研，著述

颇丰，尤以《测圆海镜》、《益古演段》领先数学环宇，实乃学子

之师表也。元至元十六年，病逝于封龙书院，享年八十八岁，谥

号文正。

呜呼！李公仙逝，神留世间，撮土为丘，长眠青山，每登至此，

敬仰思贤。仁以治学，公之义焉；广识精理，公之博焉；集成著述，

公之智焉。才可富国，己匮如洗，丘高三尺，芳草萋萋，秘演象数，

星海归依，后世楷模，天人共祭！    己丑年夏月  立）

器轰隆声和游人喧嚣鼎沸的笑语声掩映下，先生之墓倒是

个清净之所。上山的游人数十百计，然只有我们几个对先

生之墓感兴趣，我们驻足拜谒期间未见其他游人光临此处。

想想敬斋先生一生勤勤恳恳从事学术研究，从文史到

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尤以数学最为突出。后半生兢兢业

业教书育人，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人们评价他 ：“金亡

北归，讲学著书，秘演算术，独能以道德、文章，确然自

守，至老不衰。”尤为客观、中肯，先生确是吾等后辈敬仰、

学习之楷模。

拜谒完李冶先生之墓后，立于“北岳之英”牌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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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白尚恕 . 金、元数学家李冶诞辰 800周年纪念 .见 :数学史研究
文集（五）.科学出版社，1993,159-162; 或见 :李仲来主编 .中国数
学史研究——白尚恕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58-264.

驻足遐思，十月的瑟瑟秋风从耳畔划过，脑海中不禁想像

八百二十年前李冶先生所处乱世，却能在如此简陋的山中

成就流芳百世的千古功业，心中敬佩不已，并渐起文思。

回望游人熙攘、人声鼎沸的封龙书院，真是“可怜书院无

山长，半是黄冠半纳衣”，一股悲凉之感油然心生，这种

感觉犹似笔者 2009 年在三峡顺流而下途中忆起宋朝大诗

人陆游（字务观，号放翁，1125-1210）站在秭归楚城遗

址上所作的怀念屈原（名平，字原，前 340- 前 278）之咏

叹诗《楚城》：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前事，唯有滩声似旧时。

想想身后早已不再承载教化功能的千年书院，只有质

朴、简陋的读书洞和粗壮、繁茂的隋朝古槐见证了这里的

岁月变迁，遂萌发不揣浅陋写首小诗之意，草而为之，虽

然难登大雅，只为祭奠先贤！

《辛卯秋谒李公敬斋先生墓》

临行已萌拜谒意，封龙山上觅仙踪。

千年隋槐今犹在，书院已无读书声。

李公英名昭海内，海镜宝书式圆城。

吾辈不识天元技，忝作数海一书生。

后  记

封龙山上抚今追昔，仿佛与先生人神之间有了些许交

流，圆满完成临去之前的拜谒心愿，悠然下山途中，漫步

遐思之际，便萌发归乡后撰写一文以祭先人的想法。仔细

查阅资料发现，1992 年白尚恕先生曾撰写过“金、元数

学家李冶诞辰 800 周年纪念”的经典文章，详细介绍了李

冶先生的生平、经历和在数学、文学、校勘学、考古学、

史学、天文历法、医药养生、处事等方面的贡献和独到见

解，并盛赞“李冶之才大而雅，识远而明，闳于中而肆于

外，以其之文而鸣其之道”30。2012 年，白先生撰写此文

已历 20 个春秋，又恰逢李冶诞辰 820 周年之际，谨以此

短文同时祭奠为发展和弘扬中国数学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

两位先贤。先生们的精神，千古长存！

封龙书院前“北岳之英”牌坊


